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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画展的大厅，人象溪

水一样流着，小心地绕过

支起的画架，卷起一个又

一个的漩涡，兴奋的低语

和着画板上纸 笔 的 沙 沙

声，真象是流水冲刷着河

床里的鹅卵石，激起潺潺

的浪花，让你觉得是那样

清爽、欢畅……

我随着溪 水 旋 转 沉

浮，浏览着墙上的画幅，
常常情不自禁地 发 出赞

叹，引起前后观众善意的

微笑。突然一个旋涡把我

卷到一张巨大 的 画 幅 前

面，各种声响一下子突然

远去、远去……。画前站

着的是那样静默的人群，
似乎都屏住了呼吸，却又

都睁大了惊叹的眼睛。
画面非常朴素：一条

大路伸展到遥远遥远的远

方，两旁是被曚胧的薄雾

笼罩着的树林，在路的尽头、天地之交处跳跃

着明亮的阳光，阳光透过薄雾照耀着大路和绿

树。大路是这样明亮而漫长，树丛又是那样绰

约和半盈……。
画的标题只有一个字：《路》。
呵，多么聪明而又深沉的画家！这是一条

什么路呢？它将引我们到何处？它引起我这样

辽阔的乡思，我几乎要往画上迈步……

但我毕竟还算是一个老练的观众，不甘心

这样轻易地就被征服，于是我立即屏息敛气，
回过头来观察周围沉思的人们：

在我左侧站着一个白发苍苍的军人，他紧

紧地蹙起双眉，神色是那样庄严肃穆，于是我

懂了：在这条路上，他看见了硝烟和炮火，看

见了泪和血，看见了他毕生的战斗和与他并肩

冲锋的战友……。

在我右侧站着一个高个儿的中年妇女，从

她合身的短外衣上散发出浓郁的药香。她那样

紧张地倾身向前，眼睛焦灼而专注，我想她一
定看见了出生和死亡，看见了向她呼唤的病人，
好象她马上就要背起药箱跑步上路……

在我身后是两个穿着花裙子的少女，她们

却满面笑容，对着画面侧耳细听，好象从树叶

听到了轻风，听到了爱人的絮语，孩子的欢笑

和泉水的叮咚……。
于是我，作为一个作者，也马上看见了我

笔下众多的人物，怎样纷纷纭纭地走上了他们

每个人的人生之路。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越来越鲜明地凸现出一位个子不高，却十分结

实灵巧，满脸欢笑的人影。他勿匆忙忙地在这

条大路上飞奔，天地之交处的阳光跳跃着，闪

烁着，他直奔而去……，风尘仆仆，衣衫飞舞，

手臂前伸，好象要去捕捉那束阳光。
我目不转睛地追随着他，因为他——吴丙

治，是我这篇报告文学的主角。呵！一个追赶

太阳的人！

二

我不想平铺直叙地从头说起，吴丙治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管他叫追赶太阳

的人？我只想和你们一起搜集他在这条大路上

留下的脚印。

这串脚印是这样清晰，由近到远；由远到

近……

我看见——

在一个浓绿浓绿的夏天的早晨，在北京一

个盖满绿荫的宾馆里，服务员们高高兴兴地往

大楼上挂起鲜红鲜红的标语：“热烈欢迎财贸双

学大会的代表！”一个梳短辫子的姑娘站在高高

的梯子上，突然尖声地叫起来：“哎！来了，来

了！”果然，一辆接一辆的小汽车，大轿车从门

外驰入。姑娘们那样欢笑地扑向车门，去迎接

他们自己的代表。呵！一千二百万财贸队伍的

光荣代表，伟大祖国循环系统的英雄和尖兵！

吴丙治从河南代表团的车厢里走出，晒得

黝黑的脸上带着明朗的微笑，习惯地闪到人群

背后。短辫子姑娘立即迎上前去，抢他手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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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袱。吴丙治闪避着，争夺着，终于拗不过姑

娘的好意，松了手。但刚一松手，包袱就往下

一沉，险些儿没砸着姑娘的脚，吴丙治马上伸

手接了回来。姑娘脸红了，心里却大吃一惊：

呵，真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包袱竟这样重，足

有三、四十斤，里面装的是什么呢？姑娘不禁

打量了吴丙治一眼：精瘦瘦的小个子，劲儿可

真不小，提着它就好象拈着一根鹅毛似的。是

个干力气活的吧？！

开中饭和晚饭的时候，姑娘又看见了他：

快手快脚地在餐厅帮忙，碗筷摆得那样利索，

端起盘盏飞跑，拿得不比自己少，而且七、八

个碟碗在手臂上一个摞一个，间隙完全符合卫

生局的标准。这么在行，该是个服务员吧？姑

娘纳闷了，去问大师傅。大师傅耸耸肩说：“不

象，一早我进厨房，他就坐在那儿摘菜，等切

肉蒸馒头的时候，他递东递西，掀锅揭屉，那

个眼力劲，竟象个二把刀呢！”

但使姑娘达到惊奇高潮的却是 这 样一 件

事：深夜，代表们都休息了，小会议室里还亮着

一盏灯，是有人在赶写发言还是忘了熄灯？姑娘

轻手轻脚地推开门一看，只见他——吴丙治，坐

在那儿手里抱着一个碎成三四瓣儿的16寸大瓷

盘子在粘补，边上放着修补好的一叠碗碟……

怎么？是个锔碗匠？姑娘忍不住又上下打

量起他来，只见他晒得黝黑的双手那样灵巧地

干着这个精细活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竹布衬

衫都穿毛了边，钢笔用一根白线绳拴着从衬衫

第二颗纽扣孔里直拉到左侧的口袋里；脚下是

一双走惯了长路、沾满了黄土的老山鞋。嗯，
倒是象个在乡村大路上奔波的锔碗匠呢！只是，

他从哪儿学来的那样好的厨房手艺，饭堂服务

的技术呢？姑娘不禁又想走了他那古怪的沉重

的蓝布包袱……

但礼貌不允许她盘问人家，虽然她对这个

陌生人从心里升起一种这样亲近的感情，亲近

中又加杂着一些怜悯：刚从远处来，就这么傻

干。不知道累么？于是她关切地劝他快去休息，

明天一早还要开会呢。姑娘轻手轻脚地帮他收

拾了粘补的现场，带着一个不解的谜，去找自

己的伙伴猜测、议论去了。
三

过了几天，短辫子姑娘代表厨房的大师傅，

饭厅的服务员，小卖部的售货员……去到河南

代表团提意见，请求领导上限制一下吴丙治同

志的活动，因为每天天不亮，当阳光刚刚闪烁

在东方时，他就走进了厨房，同时在紧张会议

的每个间隙，还到处挥洒着劳动的汗珠……

可是姑娘竟没有来得及把这些都说出来，
因为一进门，她就被一幅奇异的景象怔住了：

代表团领导的房间里坐满了记者，吴丙治正被

迫打开了他那个小蓝包袱，一边回答着我们提

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包袱呵，真象神话里传

说的万宝囊，打开那层蓝布，是一个破帆布包，

揭开一层，又是一层，从里面掏出来的东西竟

摆满了大半间屋子：多种型号的扳子，从修自

行车的小号扳子，直到可以修拖拉机、可以拧

紧铁轨螺丝的大号扳子，一共七把；多种型号

的改椎七把；多种型号的锤子、凿子、剪刀；

各种用途的锉——圆锉、方锉、半圆锉、三角

锉；大小不一的电筒；各色各样的针线、麻绳；

名目繁多的化学胶水、胶皮，焊锡……。此外，

还有自制的铁砧，木锯条和钢锯条，磨刀的砂

轮，木工的刨子，理发的推子，光眼镜就有三

付：电焊工戴的防护镜，铸工戴的防砂镜，做

细活戴的老花镜……。
我的妈呀！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工具可以

绰绰有余地开设一个小型的铁、木、电焊五金

的联合作坊，一个综合的机械修理场，一个万

能服务站……，可供一支小小的队伍开展各种

各样的工艺生产和进行名目繁多的服务项目。
但使人震惊的是：它们的主人却只有一个，

而且他的职业和所有这些工具全然无关。
我们赞叹地想：呀！当劳动是自愿时，它

将给人以多少智慧！

姑娘怜悯地想：哎，他一天得干这么多活

呀！到底哪种工作是他的本行呢？

代表团的领导却给我们展现出那样众多动

人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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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阴雨连绵的秋夜，烈属李奶奶

一不小心打翻了煤油灯，她摸黑坐着，心焦火

燎地等着邻家的闺女从夜校回来帮她收拾，在

这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黑夜，她不禁想起了三十

年前牺牲了的儿子，唉，要是他还活着……。
一口气还没叹完，就听见从大路上响起了蹬蹬

的脚步声，吴丙治亲亲热热地叫着“大娘”！

打开挎包给她送来了一盏自焊的不会漏油的保

险灯。李奶奶只觉得心里一热，噙在眼里的泪

珠成串地滚落下来，忍不住叫了声：“吴同志！

亏你怎么知道俺这灯打翻了？”吴丙治笑着说：

“那天，我在白龙大队看见‘五保户’马大爷手

脚不灵，打翻了煤油灯，我就想起了恁这些老

人们，找了点废料，焊了几十盏‘保险灯’。没

承想，还正赶上恁老用。”李奶奶嘴唇颤动着说

不出话，心里可想：“正赶上，正赶上，就是俺

那亲儿活着，也未必赶得这样巧呢！”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中午，地头树荫下

坐着一群歇晌的人们，忽然从大路上老远走过

来一个人，大伙挺纳闷：是谁哩，顶着这么毒

的日头赶路？走近一看，是吴丙治。大伙哄的

一声乐开了：“老吴，又来给俺推头呀？”“可不，

看你们一个个胡子巴茬，头发老长，哪里象个

新农民？”“谁说不是哩，可这正‘双抢’哇，哪

有功夫上镇？”“这不，镇找恁来了，省下恁的功

夫好好‘双抢’吧！”吴丙治一边说，一边打开小

包，拿出推子干开活了。从正午一直推到黄昏，

从黄昏一直推到点灯……

……在一个漆黑的冬夜里，吴丙治顶风冒

雪地走在大路上，忽然路边有人吆喝一声：“赶

路的，捎个信中不？”“这有啥不中的，往哪捎

呀？”“县食品公司，俺这摩托三轮不动弹了。”

吴丙治拿出电筒照着：“会修呗？”“没工具呀！”

“要啥？”“扳子。”吴丙治打开小包“给，扳子。”

“钳子？”“给，钳子。”“呀，这胶 带 咋 也漏

了？”“没事，我给你粘补上。”商商量量，修修

补补，不一会，摩托车突突地响了起来，把那

小伙子乐的一蹦多高，擦擦油污的大手伸过来：
“谢谢你了，同志，你贵姓？”“谢不谢的有啥，

快走你的吧！”小伙子满怀谢意的看着吴丙治的

小包，忽然醒过味来：“哎，我说，你是吴丙治

同志吧？早就听说你，这回可算见着了，见着

了……”

象这小伙子一样，想见吴丙治，可算见着

吴丙治的何止千万！吴丙治是河南省赫赫有名

的人物哩，他挎着那形影不离的小包，先后四

十多次出席了省、地、县先进工作者会议，去

年出席了全国财政金融学大寨会议，今年又出

席了这次全国财贸“双学”大会，他的足迹走

遍了小半个中国，走到哪里就服务到哪里，他

那小包里的一百多件工具都为人民磨损了，用

旧了……

那么，其它的呢，其它的呢？其实，对于

吴丙治这样一个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把

服务已当成他生活第一需要的人来说，其它的

也无须乎说了，要说的只是——

直到今天，这个赶路人的这些脚印还在大

路上闪光，温暖着其他赶路人的心……

四

看到这里，你们一定 恍 然 大悟：吴 丙

治——他是谁了。你们会想：是了，他是一个

财贸战线上学雷锋的积极分子，一个先进的一
专多能的服务员，是吗？

那个短辫子的姑娘就是这样想的。
但是，如果我说：且慢！他不是个服务员，

而且，恰恰相反，是个手里有着某种权力，相

当权力的人呢？

你们也许又豁然开朗：呵，是个当官的，
大干部？干部里学雷锋的也有得是哩！

可我又得说：不对，他既是官，又不是官。
说他是官，他是汤阴县县委委员，财政局副局

长；但他又不是官，他有着一个一般人又不大

想到的很特殊的职业——税务员。
“噢！原来他是一个收税人啊！”那个短辫

子的姑娘叫道，但她又实在不知道收税人是干

什么的？在她短短的一生中，好象从来没有想

到过税务，更没有和税务员打过交道。
但我就不同了，我比她年长，小时见过老

年人咬牙切齿地咒骂“国民党税多”，看过国民

党那些苛捐杂税是怎样逼得穷人家破人亡。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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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我还听到过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个作家的

稿费怎样不够交税，因而被迫自杀……。但也正

因为我对税务有关的印象都是解放前的，比较

灰暗，因此，我也很难把它们和眼前这个有着明

朗笑容，有着无数光辉事迹的吴丙治联系起来。
是啊，你就想想吧，无论如何，税收是要

钱——取！吴丙治所走过的每一个脚印却是服

务——给！

我凝神细看这个走在大路上的社会主义收

税人，多么值得赞叹，他竟是这样奇妙的把取

与给这两个似乎完全对立的事物辩证地完美地

统一在一起了。难怪他整日满脸欢笑啦！但他

是怎样做到的呢？
吴丙治告诉我：这可不是一上来就能做到

的，他也走过一段不平坦的路呢。
在吴丙治刚刚被党派去当税务员时，他因

得到党的信任而高兴，但也因工作困难、琐碎

而烦恼。他挎着收税包，整天东跑西颠，忙于查

管，单纯收税，结果累得要死，任务却老完不成。
老爹爹叹息着说：“哎，好好的乡长不当，

怎干上个这哩？”
，
哥哥说：“咳，一商二粮三银行，

财政也比税收强！”连结婚多年，从没红过脸最

体贴他的女人也埋怨说：“你没听见 人 家咋 绝

你？都编出歌来了：‘骑着车，挎着包；瞪着眼，

黑着脸；不办事，光要钱。’咱祖坟上也没修火

车道，为啥要挨这份绝呢？”

可吴丙治是共产党员呵！他把从支书那儿

听 来的道理讲给他们：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

我们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合理的税收和利

润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没有税收和利润，

贷款从哪儿来？建设资金从哪儿来？干部薪金

怎么开？灾区、前线、世界革命怎支援？……

父亲、哥哥都是贫雇农，苦长工，磕磕烟袋，

叹口气，不再说什么了。可吴丙治心里有时也

觉得自己怪讨人嫌：

河南农村有个习惯，一到饭时就好拿着馍，

端着“糊涂”到饭场圪蹴着，三个一群，两个

一伙，连说话带喝汤。这个说：谁个公社新引

进了多穗玉米；那个说谁家的小子刚娶了谁家

的闺女，东拉西扯，亲亲热热。不知道谁一高

兴说出：“过年我杀了一口猪”，吴丙治马上就得

警惕起来：“上税，两块五。”多败兴！老少爷们

咳嗽一声，搭讪着散了。吴丙治心里也觉得怪

不得劲儿。
听着他夜里唉声叹气，在炕上折饼，女人

也愁得吃不下，睡不着，点灯熬油陪他坐着。
有一回，女人心疼地问他：“作难，咋不跟书记

讨个主意？”“早给了。‘为人民服务’！可你说，
我是当兵哩？还是开店哩？我这是要钱哩，可咋

个服务法？”女人忍不住笑了，斥打他说：“税务

局嘛，不要钱？！人家兵役局要人，粮食局要粮，

公安局还要命哩！可哪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哪家又不是群众拥护的？就独独你这个要钱的

就不能为人民服务啦？！”吴丙治猛抬头看 着 妻

子，看得那样楞呵呵地，好象头一次认识她似

的。哎呀，不简单，真不愧是妇女队长！一句

话拨亮了灯。是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

方法”嘛！你不关心群众生活，不注意发展生

产，光是：“上税，上税，两块五，四毛三；罚

款，罚款，咋过了三天？为啥过了半年？”群众

怎么会迎欢你呢？吴丙治仰颏看着女人，心里

想起了千千万万个该牵挂的人；想起了千千万

万件该办的事：任固沙丘多，地板薄，水坑多，

财源少。但沙丘多，可以栽种果子和条子；水

坑多，可以种植菱角、藕、苇子呀；地板薄，

可以深翻嘛……。
吴丙治心急火燎，翻身下炕蹬上鞋就往外

跑，女人心疼地喊：“黑更半夜的，就不兴明了

走？！咋的还不等我给你做顿饭？”掌着灯往外送

他，直看到他走得没了影，东方微微透明才吹

灯进屋，一颗心可随着他的脚步往前奔，往前

奔，奔向光亮，奔向太阳！唉，这个马不停蹄、

不知饥不觉累的亲人哪！

五

从那时到现在，近二十年过去了，这个手

里有着不小权力，可以随时向人收税罚款，甚

至扣款代罚变卖人家财物的人，却从来没有滥

用过一次权力，甚至连一次对群众的厉声叱斥

都没有，而总是满面欢笑地忙碌奔波，“以百分

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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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运用工作的一切

权力，尽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大义务。穿针引线，

搭桥挂钩，因地制宜，广开门路，扩大财源，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使税收的路子越走越

宽广：

听说安阳县王贵庄有菱角，吴丙治步行四

十多里赶到那里，在十冬腊月雨雪纷飞的严冬

跳到刺骨的冰凌水里捞了八十二个菱角回来。
后来，这八十二个菱角在十二个大队里开花结

果，生子添孙……，一年就丰收来两万二千多斤。
为了让沙丘献宝，吴丙治和群众一起，在

赵庄等四个大队的沙丘上发展了荆条、白腊条、

紫穗槐、簸箕柳四十亩。还帮助其他大队种植

了榆树、桐树、枣树、槐树、苹果树和板兰根、

瓜蒌、甘草等多种药材，全公社现在有了果园

一千亩，苗圃二百四十亩，植树二百四十六万

株，促进了多种经营的发展，使干枯的大地，
覆满了绿荫。

当地农民不习惯编织副业么？吴丙治去县

里请来了技术员，使不少社员很快学会了编簸

箕、笼、篓……

深翻工具不够么？吴丙治半夜三更骑车到

鹤壁市等六个地方，往返二百三十多里，买回

三十六张尖木〓……

久旱无雨么？吴丙治收税到哪里，就抗旱

到哪里，在冯家巷大队、梁儿寨大队掏井昼夜

顶班，负伤，晕倒都不下火线……

暴雨成灾么？吴丙治和群众一起防洪、堵

洞、抢修机井。……在倾盆的大雨和没人的深

水里，他连自己的安危都不顾……

还有什么为人民服务的事是这个社会主义

收税人没做的呢？兴修水利，深翻土地，养猪

积肥，植树造林，引进优良品种，试制土化肥，

给烈属、残废军人送抚恤金，照顾五保户，甚

至给年老多病的社员求方送药，亲自配制牙疼

粉……

还有什么人民日常需要的手艺是这个社会

主义收税人不学着干的呢？阉猪、阉羊、阉牛；

焊锡、机械、五金；缝补、粘胶、理发……

但是，在这一切之中，吴丙治从来没有忘

记过帮助发展社、队办企业，是税务部门“发

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的主要方面，因此，
他和税务所的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先后帮助社队办起了面粉厂、

榨油厂、造纸厂、小印刷厂……，极大地增加

了集体积累，完成并超额完成了国家税收……。
同时，在这一切之中，吴丙治一时一刻没

有放弃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学习大庆、大

寨的先进典型；一时一刻没有忘记学习群众，
学习英雄……。

参加工作二十多年来，吴丙治每年自觉自

愿要达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200天。收税工作

太忙，会议太多，他就早起两、三个小时，晚

睡两、三个小时，一定要补足成半个劳动日。
二十多年来，他几乎从没回家度过春节，而是

到处奔跑着学习、取经。一九七四年春节，他

怀着揣着干粮、咸菜往返1200里，骑车三天去

大寨学习；一九七六年，种完麦不休息，却往

返2350里骑车专程到北京大白楼王国福的长工

屋里倾听……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生追求

真理，永远攀登。为什么吴丙治同志做为一个

“收税人”能这样日日夜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帮助社、队发展集体生产？为什么他做为

一个基层领导干部却又要这样百折不挠，千方

百计地把手中有限的权力变成无尽的义务？让

自己永远在真理的大路上行走，去争取洒满阳

光的人生？
六

吴丙治从小就爱阳光，从还不会走路的时

候就学会了追赶太阳。那还是妈妈在地里给财

主干活儿的日子，繁重的劳动压得妈妈伸不直

腰，妈妈只好忍心把他放在地头上，于是他，
刚刚出生的吴丙治，就这样仰卧着，头枕着田

埂，背垫着大地，用他刚刚睁开的婴儿的眼睛，

捕捉着阳光，每天每天，从东到西转动着他小小

的头，好象圆圆的向日葵，从日出直到日落。
到他会走的时候，妈妈可以离得稍远一点

了，于是妈妈把他拴在地头的树荫下，等妈妈

从庄稼地里抬起累折的腰远远看他一眼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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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见他蹒跚着两只小腿，伸手捕捉树叶缝隙筛

漏的阳光。但是，等他张开紧握的小手，阳光

却又从他指缝中溜走，留下的只是妈妈一个遥

远的凄凉的微笑……

妈妈懂得：穷人的孩子和明媚的阳光是无

缘的！果然，很小他就被送去学徒了。在黑黑

的柜台后面听着老板娘的咒骂，过着一个学徒

卑微屈辱的生活，那时，他的心里是多么希冀

着阳光，盼望着太阳呵……

光芒万丈的太阳毕竟升起来了，在他十八

岁的时候，河南人民盼来了共产党。
平分土地时，你看见过穿着褴褛衣裳，在

太阳地里，大声欢笑着、飞快奔跑着的青年吗？

吴丙治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他正在帮土改

工作队背尺，展线，丈量土地……

反霸建政时，你见过那些穿着一身新土布

衣裳，站在灿烂的阳光下腼腆地但是庄严地向

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讲解婚姻法、合作化……

的新干部吗？吴丙治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那时

是乡文书，小乡乡长……

但最让吴丙治感觉到太阳温暖，太阳明亮

的时刻还是在他宣誓入党的时候：阳光照耀着

他高高举起的右手，他跟着支部书记一句句地

重复着誓词，突然懂得了太阳原来不仅可以温

暖身躯，而且还可以温暖心房。于是，这个贫

农的儿子，从此就用自己整个生命不停顿地追

赶太阳，用自己的全部行动去实践伟大的共产

主义理想。
正象热爱光明的人憎恶黑暗一样，吴丙治

是那样仇恨遮挡太阳的乌云，那些旧社会遗留

下来的污浊，那些损害社会主义的 鬼 魅 魍 魉

……。
他当了税务员，税务所所长之后，请客的、

送礼的、奉承的、拉私人关系走后门的曾不止

一次包围了他，但他严格执行政策，严格执行

税收人员的纪律，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同偷税

漏税行为斗，同资本主义倾向斗。
一九六三年，一个漏税的商贩托两个熟人

向他求情：“不要罚了，让过这一回吧！”吴丙治

语重心长地说：“社会主义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

牺牲换来的，寸步不能让。如果今天让这个，明

天让那个，慢慢就会让出社会主义阵地呵！”提

高了说情人的认识，主动帮他收回了这笔税款。
任固三街有个投机倒把惯犯，非法倒卖统

购物资，偷税牟利，甚至抗税不交，吴丙治向

他征收税款时，他凶相毕露地威胁：“谁有钱给

你，小心你的脑袋吧I”面对他的威胁，吴丙治

寸步不让，依靠党支部，放手发动群众，批斗

了这个坏家伙，坚决按照政策补罚了税款。
但使得吴丙治自觉锤炼自己的爱和恨，去

掉自己爱和恨中的个人杂质，加强爱和恨的阶

级、路线深度的还是文化大革命。
“四害”横行时，县、社一些头上长角，

身上长刺的家伙，在“四人帮”及河南挂帅人

物的支持纵容下，冲击党委会，迫害革命干部，

破坏革命和生产，吴丙治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

斗争。在惊涛骇浪、光明与黑暗决战的一九七

六年，在夏天一次全县职工大会上，吴丙治在

发言中特别提到：“老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富，
要尊重老干部，爱护老干部，学习老干部的革命

精神……。”遭到了一些闹事人物的围攻，骂他

是“奴隶主义”、“保守势力”、“只埋头拉车，
不抬头看路”，“没有头脑的螺丝钉”……两天

两夜连轴转，不让吃饭，不让喝水……。
但是吴丙治没有低头，没有转向，当另一

次闹事人物要挑起武斗，把一些领导干部围困

在公社党委时，为保护书记们的安全，吴丙治

关上门，上了三道闩，然后打开天窗和那些角

刺人物辩论。
角刺人物喊：“打倒走资派！砸烂你们的狗

头！”

吴丙治说：“我们大批资本主义没罪，大干

社会主义有功！”

角刺人物说：“你敢压制新生力量？！”

吴丙治说：“你们算什么新生力量？新生力

量必须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必须为建设

社会主义出力，必须为共产主义着想。你们做

到了哪一条？你们专搞打、砸、抢，打死我也

不能承认你们是新生力量！”

好呵！好一个不承认！他，吴丙治，一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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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土长的农村干部，在那乌云翻滚，人妖颠倒

的日子里，在那手执木棒，打砸抢成性的角刺

人物面前，竟说出了这样一段凛然无畏，掷地

有声的话语。
透过这番话，我看见他在革命道路上勇于

实践的坚实脚印，我看见他风雨无阻全心全意

为人民奔波的矫健身影；使我懂得：只有扎根

于人民，毕生追赶太阳的人才会在光明与黑暗

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毫无踌躇地唾弃黑暗，
保卫光明，保卫为人民服务的权力，保卫无产

阶级专政……。
代表团领导神采飞扬地讲着……

短辫子姑娘目瞪口呆地听着……

我挥汗如雨，笔不离本地记着……

深夜，我发现在宾馆里又多了一盏不灭的

灯，我悄悄地走近，窗上映出那个短辫子姑娘

的身影，她双手托腮，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看

得出来，这个社会主义收税人强烈地震撼了她

的灵魂。但她在想什么呢？是在划分为人民服

务和损害人民利益的阶级界限？是在分析权力

和义务的关系？是在比较自己和吴丙治的生活

道路？还是在想她明天在学习会上的发言——

和同志们好好论讨一下应该怎样看待他们手里

现有的权力？

我温存地笑了。因为我也在想同样的问题。
但我和她的权力范围不同，因此，我想用我的

笔问问所有不同职业，在不同岗位上的人们：

同志，你是在怎样运用你手中的那部分 权 力

的？你又该怎样运用它呢？！

这一夜，我的灯、她的灯和吴丙治的灯遥

遥呼应，直到阳光投射到我的、她的和吴丙治

的窗口。
七

依然是那个画展，依然是那座大厅，我依

然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幅画，身边依然是沉思的

人群。……

只是女医生已满面笑容。呵，她一定已把

初生的婴儿送到了鲜花盛开的大地，又从死神

手里夺回了她的病人。
白发苍苍的老军人也松开了紧蹙的双眉。

呵！他一定也已穿过硝烟和炮火，穿过了十一

次路线的风雨，面对着自己无愧无悔的一生。
只有少女们收敛了微笑，显出那样肃穆的

神情。呵！她们的眼睛已越过画面欢乐的小树，
展望着庄严的人生。

呵，《路》呵，漫长的路；人生呵，各不相

同的人生……

我又看到我所接触过的众多人物，纷纷纭

纭的人群，他们都在人生的大路上行走，向着

路的尽头飞奔——有的留下动人的故事，有的

留下欢乐的回声，有的留下矗立的丰碑，有的

留下高大的身影……

当然也有人，也有人一路上贪婪地攫取别

人的劳动。在他脚步所及之处，毁坏了大地的

财富，摧残了人类的文明，践踏了青年最美好

的理想，毒害了孩子们最纯洁的心灵，自己变

成被清除的历史垃圾，留下了万古的骂名……

当然有人，还有人什么也没带去，什么也

没留下，走着浑浑沌沌的道路，度过了空虚的

一生……

在《路》上，在路上我又看到了我这篇报

告文学的主角——吴丙治。
他依然是那样风尘仆仆，衣衫飞舞，向着

太阳，手臂前伸……他是那样平凡，走在我们

质朴的人民中间，几乎无法分辨他们，但正因

为他和人民浑然一体，他又是那样强大。在他

脚步声里，我听见庄稼拔节，小树伸枝，孩子

欢笑，工厂鸣笛；在他脚步过处，我看见盛开

的鲜花簇拥着一个个电子计算中心，四个现代

化的城镇，正在祖国大地上冉冉上升，上升……

只是他走的多么快呵，已经走的多么远了

呵！这个追赶太阳的人！

忽然我觉得有人轻轻地触动我的手臂，回

头一看，原来是短辫子姑娘，不知什么时候，
她已被人流卷到我的身边，她那样深深地看了

我一眼，眼睛里充满渴望的神情，我的心不由

得一颤，这回我再没踌躇，拉着她 的 手就上

《路》，上路去追赶，追赶吴丙治……

追赶一切——追赶太阳的人。
一九七八年七月于财贸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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